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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AI)正在从一般性数字工具演进为具有通用技术属性的新型基础设施, 并通

过重塑信息搜寻、 标准匹配、 质量识别、 合同执行、 信用评估、 风险控制和远程交付等关键环节, 系

统性改变国际贸易的组织方式、 价值分配和治理逻辑。 首先, AI 通过预测、 识别、 自动化与智能匹配

等机制降低物流、 通关、 合规和融资成本, 提升传统货物贸易效率, 并增强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

能力, 从而改善贸易包容性; 其次, 生成式 AI 通过知识编码、 任务拆分和质量可验证化, 显著提升法

律、 金融、 医疗、 教育等专业服务的跨境可交付性, 推动服务贸易发生范式革命; 再次, AI 的发展并

非单向外生技术冲击, 而是高度依赖数据、 硬件、 云服务、 知识和人才等要素的跨境流动, 贸易开放

因此构成 AI 扩散和升级的重要制度基础; 最后, 模型即服务、 数据跨境流动、 算法合规、 知识产权归

属和高风险 AI 监管等新问题, 正在冲击既有 GATT、 GATS 和 TRIPS 框架, 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加快调

整。 我国应将 AI 纳入贸易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 通过推进智能制造、 智慧口岸、 可

数字交付服务出口、 平台型服务业态培育和国际规则参与, 促进对外贸易由成本优势驱动转向效率优

势、 创新优势和制度优势驱动, 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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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人工智能(AI)正在从一种广义的数字工具演进为具有通用技术属性的新型基础设施, 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以往的信息技术相比, 生成式 AI 大模

型的扩散不仅改变了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管理方式, 更直接改变了跨境交易中的信息获取、 合同履

行、 质量识别、 信用评估和远程交付等核心环节。 讨论 AI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不能仅仅把 AI 理解

为一种提升效率的软件, 而应将其视为可能重构全球贸易组织方式、 价值分配和治理方式的系统性

力量。 AI 不仅是生产力的倍增器, 更是国际贸易规则、 模式和参与者的根本性重塑者。 AI 在国际

贸易领域的影响力正经历一场深刻的演变, 逐步从一个降本增效的后台优化工具, 演变为一个创造

价值的前台赋能引擎。 随着以大型语言模型(LLM)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的爆发式增长, AI 的能力边

界已迅速扩展到复杂的认知任务。 这使得法律咨询、 医疗诊断、 会计审计、 教育培训等高附加值的

专业服务, 得以突破传统上对物理存在和面对面信任的依赖, 实现无摩擦的跨境交付。 这种转变所

蕴含的经济体量和潜力是惊人的。 WTO(2025)的模拟数据显示, 到 2040 年 AI 有望推动全球贸易总

额增长 34%至 37%。 在所有分项中, 增长最迅猛的领域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预计增长高达 42%。
AI 的进步在重塑国际贸易, 而国际贸易的开放性也反过来决定了 AI 技术本身的发展速度、 扩散广

度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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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在充分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把成本效率、 包容性贸易增长、 专业服务

贸易可贸易性、 贸易开放与 AI 技术扩散、 数字贸易规则变迁纳入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 并深入

挖掘相关数据和案例, 分析 AI 与国际贸易的最新互动作用。

一、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AI 与国际贸易关系在国外研究的主要进展

国外学者对 AI 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 大体形成了三条相互关联的主线。 第一条主线把

AI 视为影响贸易成本与组织方式的通用目的技术。 Goldfarb
 

et
 

al. (2018)指出, AI 的核心经济含义

在于降低预测和信息处理成本, 并通过知识外部性改变比较优势形成机制。 Brynjolfsson
 

et
 

al.
(2023)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表明, 生成式 AI 能够显著提升知识劳动生产率, 这为其压缩跨境沟

通、 检索、 翻译、 文书处理和客户服务成本提供了微观基础。 WTO(2025)则进一步把 AI 对贸易的

影响作用概括为: 降低搜寻成本、 协调成本与合规成本, 增强供应链韧性, 并扩大一部分知识密集

型服务的跨境可交付性。 第二条主线聚焦 AI 与数字贸易、 服务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互动。 López
 

González
 

et
 

al. (2018)围绕数字连接、 数据流动和数字政策开放度展开讨论, 认为数据跨境流动、 云

服务和数字基础设施是 AI 红利能否转化为贸易扩张的关键条件。 Jones(2023)强调, AI 已不只是企

业层面的技术变量, 而正在重塑贸易政策议程, 尤其是数据流动、 源代码保护、 竞争政策和安全例

外之间的边界。 Peng
 

et
 

al. (2024)则从国际经济法角度指出, AI 相关商品、 服务、 数据与模型接口

的跨境流动, 正在冲击既有 GATT / GATS 分类框架和市场准入逻辑。 第三条主线是治理与规则研究,
主要围绕欧盟 AI

 

法、 数字市场法、 数据保护制度以及区域数字贸易协定展开。 总体来看, 国外研

究已从单纯讨论 AI 效率增益转向同时关注 AI 分配效应、 制度约束与监管外溢, 但经济学、 法学与

公共政策研究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分割。

(二)AI 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相关研究近几年明显升温。 第一类研究聚焦 AI 的一般治理逻辑与风险范式。 贾开等

(2017)较早从技术逻辑、 风险挑战与公共政策选择三个层面讨论 AI 治理; 陈小平(2021)从技术条

件、 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切入, 强调不能把 AI 简单理解为单一效率工具; 薛澜等(2024)进一

步提出分类监管、 敏捷治理与政策工具箱思路。 围绕全球层面的制度竞争和秩序调整, 韩永辉等

(2023)讨论 AI 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的秩序重构, 部彦君等(2023)关注到 AI 对国际权力结构的重塑

效应, 桂畅旎(2024)则提出应以治理机制复合体回应全球 AI 治理碎片化问题。 这些国内文献的共

同特点, 是把 AI 放在国家治理、 全球治理和技术风险治理的交叉点上考察, 为后续讨论 AI 如何进

入贸易规则体系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类研究关注 AI 对国际贸易规模、 结构和价值链位置的影响。 田云华等(2020)较早讨论 AI

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总体作用, 指出其通过改善匹配效率、 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变企业组织方式而

影响贸易流量。 吕越等(2020)把 AI 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联系起来, 强调智能化能力对

于企业进入更高附加值环节的重要意义。 姚亭亭等(2024)利用 Stanford
 

AI
 

指数考察 AI 对数字服务

出口的影响, 认为 AI 对服务贸易的促进并不只是平台扩张, 而是通过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可数

字交付性来实现。 与此相关的研究还考察了 AI 在跨境供应链协同、 海关监管、 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 贸易融资、 跨境电商平台和智能客服中的具体场景, 显示国内研究正在从宏观判断走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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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与制度应用并重, 但不少成果仍偏重政策倡议或案例描述, 对不同贸易环节之间内在逻辑联系

的挖掘并不系统全面。
第三类研究集中于数字贸易规则、 国际规制与贸易场景下的 AI 治理。 殷敏(2024)的研究虽然

以数字贸易规制为中心, 但其关于交易主体平台化、 交易对象数据化和交易方式技术化的分析, 为

理解 AI 如何嵌入国际贸易规制提供了重要法理框架。 戴艺晗(2023)从国际贸易法视角讨论 AI 规

制, 指出既有多边贸易法在数据、 安全、 责任和市场准入方面面临适配压力。 沈伟等(2023)强调,
在数字经济与数字博弈叠加背景下, AI 国际法治理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平衡主权、 安全与统一数字

空间。 严驰(2024)基于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讨论中国 AI 治理的制度构想。 周念利等(2025)则将贸

易协定中的相关安排概括为“贸易面向型” AI 规则, 系统梳理了技术向善、 数字市场竞争、 个人信

息保护、 技术非强制性转让、 技术合作和技术壁垒剔除等六类规则。 相较于国外研究, 国内相关研

究在主权、 安全、 发展与规则竞争等维度上的讨论更为敏感细致, 但在经济机制层面常常与贸易实

证研究分离, 尚未形成一个把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与规则重构贯通起来的整体分析框架。
现有国内外研究已经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仍有几点值得进一步推进。 其一, 国外研究长

于机制识别和规则分析, 国内研究长于治理语境与政策阐释, 二者之间尚缺少贯通货物贸易、 服务

贸易与规则变迁的综合解释框架。 其二, 国内研究对服务贸易的讨论虽明显增多, 但对服务为何因

AI 而变得更可贸易这一底层机制阐释仍不充分。 其三, 关于贸易开放如何反向支撑 AI 扩散, 特别

是硬件、 中间品、 云服务、 数据与技能跨境流动如何构成 AI 发展的基础条件, 现有研究关注不多,
容易形成 AI 单向决定贸易的叙事。 基于此, 本文尝试在充分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构建“成

本压缩—贸易包容性提升—可贸易性提升—反向支撑—规则重构”的多层分析框架, 把效率、 包容

性、 可贸易性、 互动性与规则变迁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见表 1)。

表 1　 AI 与国际贸易的多层次互动分析框架

层次 核心摩擦 / 对象 AI 作用机制 贸易后果

成本压缩 搜索、 协调、 物流、 合规、 风控 预测、 识别、 自动化、 智能匹配
降低货物贸易成本, 提升通关与

供应链效率

包容性维度
中小企业、 低收入经济体面临能

力约束

低成本智能工具、 信用识别、 翻译与

合规辅助

降低进入壁垒, 但也可能因基础

设施差距形成新鸿沟

可贸易性提升 知识密集型服务难以远程交付 知识编码、 任务模块化、 质量可验证
扩大可数字交付服务范围, 推动

专业服务跨境输出

反向支撑
AI 发展需要商品、 服务、 数据和

人才流动

贸易开放提供算力硬件、 云服务、 知

识与市场

开放程度影响 AI 扩散速度与收益

分配

规则重构
数据、 模型、 算法跨境流动缺乏

统一规则

催生模型即服务、 嵌入式智能商品、
平台化交易

引发 GATS 分类、 TRIPS 适用、 数

据流动与竞争治理新问题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AI 对传统货物贸易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的来源是要素禀赋和成本。 AI 对于传统贸易的赋能, 核

心就是作为一种强大的预测和优化工具, 系统性地压缩国际贸易的各类成本, 提升效率, 显著降低

各类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 展现出强大的普惠潜力, 重新塑造企业的比较优势, 促进贸易的包

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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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AI 作为效率工具, 显著降低了贸易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并提升了物流效率。 AI 通过其强

大的数据处理、 模式识别和预测能力, 将传统依赖经验和静态规则的贸易运营, 转变为依赖实时数

据和动态优化的智能流程。 全球供应链是国际贸易的物理载体, 其复杂性、 脆弱性和高成本是长期

痛点。 AI 的应用正将其从被动响应的物流管理升级为主动预测的供应链科学。 AI 算法通过分析历

史销售、 市场趋势甚至天气和地缘政治数据, 能实现更精准的需求预测。 这使得企业能最大限度地

减少过剩库存和缺货损失。 在物流执行层面, AI 在路径规划上实现了精算级优化。 作为全球航运巨

头, 马士基广泛应用 AI 进行需求预测和航线优化。 其 AI 系统能实时分析天气、 洋流、 港口拥堵、
燃油价格甚至地缘政治风险, 为旗下庞大的船队规划最佳航线, 显著降低燃油消耗和碳排放。 马士

基还利用数字孪生技术, 在虚拟空间中模拟港口运营, 测试不同情景, 如罢工、 极端天气、 港口容

量接近饱和下的调度方案。 此外, AI 驱动的预测性维护能通过分析传感器数据, 在设备发生故障前

预测维护需求, 将代价高昂的船舶停航时间降至最低。
其次, AI 作为效率工具, 显著提升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和通关效率。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尤其

是烦琐的合规文件)是贸易中最主要的交易成本之一。 AI 正在通过自动化和风险评估, 赋能 WTO
《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 AD

 

Ports
 

Group 旗下的 Maqta 技术集团开发了由 AI 驱动的贸易和物流平

台, 该平台的颠覆性在于其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 它整合了海运、 空运、 陆运、 监管、 金融和经济

区等 20 多个数据源, 实现了贸易流程的无纸化。 AI 应用的结果令人惊叹, 该平台处理了超过 1. 76
亿次数字交易, 使贸易商所需提交的文件减少了 90%, 处理时间缩短了 50%至 90%。 DP

 

World 的

AI 工具则展示了 AI 在海关具体业务中的精细化应用: 通过认知文件处理技术, 自动从发票、 提单

等非结构化贸易文件中提取数据, 并与海关申报数据进行比对, 发现估价异常; 利用自然语言处

理, 协助贸易商和海关人员根据产品描述, 在庞杂的协调制度( HS)目录中确定正确的编码; 利用

预测模型分析历史数据, 主动识别高风险货物, 使海关检查力量从普遍撒网转向精准布控; 24 小时

的 AI 聊天机器人为贸易商提供申报状态、 检验预订和 HS 分类的即时查询服务。
再次,

 

AI 作为普惠引擎, 显著降低了中小企业的贸易门槛和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 提升了

贸易的包容性。 AI 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缩小数字鸿沟的全新机会。 中小企业往往缺乏专业的法务和合

规团队。 AI 正在将这些昂贵的专业知识普惠化。 语言是贸易最古老的障碍之一, OECD(2022)引用

了一项关于 eBay 的经典研究, 当平台引入 AI 机器翻译后, 美国对使用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的

出口量激增了 17. 5%。 德国邮政敦豪的 MyGTS 平台允许中小企业自助查询各国的贸易法规和预估

关税、 保险、 运费等落地成本, 这在过去是只有大型企业才能负担得起的专业咨询服务。 中小企业

难以触达全球客户, AI 通过个性化推荐和市场分析, 为它们提供了精准的数字出海工具。 作为全球

最大的 B2B 平台之一, 阿里巴巴的核心就是利用 AI 为中小企业赋能, 其 AI 系统通过分析用户行

为、 购买历史和偏好, 向全球买家精准推荐匹配的供应商。 同时, 它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卖家提供多

语言自动翻译、 需求预测和库存优化服务, 使其能与全球买家无缝对接。 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参与国

际贸易的最大掣肘, 来自亚洲开发银行( ADB)的报告显示, 全球贸易融资缺口高达 2. 5 万亿美元,
而中小企业占了融资拒绝案例的 45%, 原因是它们缺乏传统银行所看重的抵押品和信用记录。 AI
正在通过创新的风险评估模式来解决这一根本性难题, 世界经济论坛 2025 年关于数字贸易监管沙

盒的报告中提到的 Jetstream 案例富有启发性。 这家公司专注于为西非的中小企业提供贸易融资, 它

不依赖传统的财务报表, 而是利用 AI 算法分析替代数据, 比如通过 OCR 技术从物流文件和第三方

金融文件中提取数据, 通过这种方式, 它将传统银行所需的数周信用决策时间, 缩短到了不到一分

钟。 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 更是一种模式的创新。 AI 为那些在传统金融体系中信用隐形的中小企

—81—

人工智能专题 《国际贸易》2026 年第 4 期



业, 创造了参与全球贸易所必需的信用, 显著提升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

三、 AI 给服务贸易带来范式革命

如果说 AI 对货物贸易的赋能是加速器, 那么生成式 AI 对服务贸易的赋能则是一扇传送门。 生

成式 AI 的出现, 标志着 AI 的能力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 它不再局限于预测性任务(如物流预

测), 而是开始大规模涉足生成性认知任务(如内容创作、 法律分析、 代码编写和医学诊断), 这场

技术飞跃正在催生一场深刻的可贸易性革命。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 许多依赖高技能人才、 复杂知

识、 隐性经验和面对面信任的专业服务, 如法律咨询、 医疗诊断、 高端会计和教育培训, 长期被认

为不可贸易或具有高摩擦交易属性, 它们高度依赖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或自然人流动。 生成式 AI
通过将这些复杂的认知活动产品化和数字化, 打破其对物理存在的依赖, 使其能够通过跨境交付进

行近乎无接触的全球贸易。 WTO(2025)将此趋势带来的影响称为远程移民( Telemigration)效应。 AI
工具使发展中国家的专业人士能够克服技能和经验上的障碍, 在全球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的同行竞

争, 这不仅可能重塑全球专业服务的比较优势格局, 更孕育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包容性贸易增长机

遇。 具体来说,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以下几种专业化服务贸易产生了深刻且全面的影响。

(一)AI 赋能法律与合规服务贸易

法律服务是典型的基于本地化资质、 经验壁垒和高信任成本的行业。 生成式 AI 正通过自动化

法律知识工作和赋能新型法律工具, 将其转变为可贸易的数字服务。 OECD(2022)已预见到法条机

器人(Lawbots)的出现, 它们能够分析海量的案例和法律文件, 极大地提高律师的工作效率。 GenAI
的出现则将这一设想推向了极致, WTO(2025)引用的一项研究显示, 大语言模型在审查法律发票这

类任务上, 实现了高达 92%的准确率。 这一数字背后是服务贸易模式的根本转变, 一家跨国公司不

再需要在其运营的每一个国家都雇佣昂贵的本地律师团队来进行标准的合规审查, 它现在可以购买

一种全球化的 AI 法律合规服务, 该服务通过 API 接口, 24 小时不间断地自动审查其全球业务是否

符合当地法规, 其成本近乎为零。 AI 与区块链等技术的结合, 催生了智能合约。 在国际贸易中, 一

份智能合约可以被 AI 自动监控和执行, 当 AI 系统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数据确认货物已按时、 完好地

送达指定港口时, AI 将自动触发区块链上的支付指令, 无需银行信用证或律师介入。 这种智能合约

即服务的模式, 将国际贸易中基于信任的金融和法律成本, 转变为基于算法的技术成本, 极大地降

低了交易摩擦。

(二)AI 赋能会计与金融服务贸易

会计和金融服务是数据密集型行业, AI 应用具有天然的优势。 在会计领域, AI 的核心贡献是

实现了三单匹配(发票、 采购订单、 收货单)的极致自动化。 Coupa(2025)的报告提供了衡量这一变

革的精确指标, 其 AI 平台驱动的电子发票首次匹配率高达 97. 1%, 无接触现金流对账比例更是达

到惊人的 99. 9%, 这标志着企业后台的会计和审计工作已接近全自动化。 一家公司可以将其全球所

有子公司的会计流程集中到一个由 AI 驱动的共享服务中心进行跨境处理, 这本身就是一种规模巨

大的服务贸易。 在金融领域, AI 不仅提供自动化, 更在提供超越人类能力的认知洞察。 OECD
(2022)和 WTO(2025)的报告均指出, AI 被广泛用于金融风险评估、 欺诈检测和反洗钱合规审查,
高度专业化的 AI 风险洞察服务可以通过 API 接口提供给全球任何一家银行, 这是一种全新的、 纯

粹基于算法认知的专业服务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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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I 赋能医疗与健康服务贸易

医疗服务是监管最严、 最依赖本地化资质和物理接触的行业之一。 然而, AI 正通过非侵入式的

远程诊断, 将其核心的认知环节成功破解, 使其成为可贸易的服务。 AI 在医疗诊断领域, 特别是医

学影像分析领域发挥巨大作用, 这种能力一旦与云计算和高速互联网结合, 就创造了全新的全球服

务贸易模式。 WTO(2025)报告描述了一个典型的跨境交付医疗服务场景: 肯尼亚的医院为患者拍摄

X 光片或 MRI 图像; 图像文件通过云平台被安全地传输到国外; 位于国外的 AI 算法对图像进行分

析, 检测是否存在结核病、 癌症或其他异常情况; 附有 AI 分析结果的诊断报告通过网络被即时发

回给肯尼亚的医生, 辅助其进行最终决策。

(四)AI 赋能教育与培训服务贸易

与医疗类似, 教育传统上是一种高度本地化、 依赖教师与学生进行物理互动的服务。 而 AI, 特

别是智能辅导系统和生成式 AI, 正在将教育服务中知识传递和个性化辅导的环节分离, 使其成为一

种可全球规模化交付的数字服务。 身处任何地方的学生, 都可以订阅一个全球顶尖的 AI 教育平台,
获得一对一的、 由 AI 驱动的个性化辅导。 这种服务打破了物理教室和本地优秀教师稀缺性的限制,
使得高质量教育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低成本流动。 当然, AI 未来不会完全取代教师, 而更多的是

赋能教师, AI 擅长处理对或错的标准化技能(如数学、 编码), 但无法胜任更高阶的思维、 协作或

社会情感培养。 因此, 未来的教育服务贸易更可能采用“跨境 AI+
 

本地教师”的人机协作模式。

四、 贸易开放是 AI 进步的基石和加速器

前文聚焦于 AI 对传统货物贸易和专业服务贸易的赋能作用进行阐述, 但是单纯聚焦于 AI 对贸

易的影响, 这种视角并不完整。 WTO(2025)和 OECD(2022)相关的 AI 研究报告均深刻地指出, 贸

易和 AI 的关系是双向的和共生的互动关系, AI 的进步在重塑国际贸易, 但反过来国际贸易的开放

性是 AI 技术得以发展、 扩散和实现包容性普惠的前提。 一个国家或地区 AI 技术的发展水平, 高度

依赖其通过贸易获取全球资源的能力。 这些资源包括三个核心层面: 数据(AI 的燃料)、 硬件(AI 的
载体)以及知识和技能(AI 的算法)。

(一)贸易开放是 AI 性能演进最为重要的引擎

AI 模型, 特别是生成式 AI 的进化速度和质量, 具有典型的数据依赖特征, 其模型的性能无论

是准确性、 稳健性还是公平性, 均高度依赖于训练数据的规模、 质量和多样性。 因此, 合理的跨境

数据流动对于训练出真正强大、 公平且全球适用的 AI 模型至关重要。 然而, 出于对数据隐私、 国

家安全和数字主权的合理担忧, 全球正掀起一股数据本地化的浪潮。 OECD
 

et
 

al. (2025)模拟测算显

示, 如果全球所有经济体都实施严格的数据本地化限制, 全球 GDP 将损失 4. 5%, 全球出口将下降

8. 5%。 另外, 碎片化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对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尤为不利, 因为这些中小企业无

力在每个国家都建立本地数据中心, 高昂的合规成本将使其被迫退出市场。 与此同时, 一个完全缺

乏任何数据保护法规的毫无监管的情景同样有害, 因为缺乏信任会抑制数据共享, 导致全球 GDP
下降近 1%。 因此, AI 的发展既不能野蛮生长, 也不能画地为牢, 它极度依赖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

上开放的全球数据贸易环境。

(二)贸易开放是 AI 物理价值链延伸的必要条件

AI 并不仅仅存在于云端, 它最终需要体现在物理硬件中。 AI 物理价值链的上游, 贸易开放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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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键矿物, 比如硅、 镓、 锗、 稀土, 这些原料的开采和加工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 AI
 

物理价

值链的中游, 主要包括核心的硬件, 涉及半导体、 图形处理器、 专用集成电路和相关制造设备, 这

是整个 AI 产业的咽喉, 生产环节高度集中。 全球贸易在这一环节至关重要, WTO(2025)报告指出,
2023 年全球 AI 相关商品的贸易总额高达 2. 3 万亿美元。 AI 物理价值链的下游, 涉及服务器、 路由

器和数据中心设备, 这些设备需要消耗巨大能源, 仅数据中心就消耗了全球 1. 5%的电力。 显然,
针对 AI 相关物理商品的贸易政策, 如关税、 出口管制、 技术标准就是事实上的 AI 产业政策, 各国

有关 AI 的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 AI 产业政策的集中体现。

(三)贸易开放是 AI 创新知识溢出的关键渠道

AI 的发展不仅依赖数据和硬件, 更依赖算法和知识的迭代。 国际贸易, 特别是服务贸易, 是承

载这种知识溢出的最重要渠道。 经济学理论早已证实, 贸易开放通过增加竞争和扩大市场规模来激

励创新, 对于 AI 这种知识密集型产业更是如此。 WTO(2025)通过对专利数据的实证分析, 首次量

化了这一联系, 在控制其他因素后, 一国的可数字交付服务贸易额每增长 10%, 其相关的跨境 AI
专利引用次数就增加 2. 6%, 这一数据强有力地证明了贸易开放与 AI 创新的双向赋能关系。 AI 的进

步绝非在真空中发生, 它高度依赖于一个开放、 可预测的全球贸易体系, 以确保其数据、 半导体、
人才、 知识的全球自由流动。 任何试图通过贸易壁垒来阻碍这一流动的行为, 不仅会割裂全球市

场、 制造 AI 分裂, 最终也会因为切断了知识和数据的来源而反噬自身的创新生态。

五、 AI 催生贸易新业态与新规则

AI 对服务贸易的赋能, 其终极形态不仅仅是交付传统服务, 比如法律、 医疗, 更是创造出新型

服务。 随着 AI 价值链的日益清晰, 一种被称为模型即服务(Model
 

as
 

a
 

Service,
 

MaaS)的新业态正在

成为数字贸易的核心。 与此同时, 这种以 AI 模型和数据为核心标的物的全新贸易模式, 正全方位

冲击着以《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TRIPS)和《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GATT)为三大支柱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

(一)AI 应用催生服务贸易新业态

MaaS 的出现使得 AI 能力的获取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 过去一家企业想用 AI, 必须自己组建团

队、 购买硬件、 收集数据、 训练模型, 现在它只需通过 API 接口调用一个成熟的基础模型, 即可享

受 AI 服务。
 

WTO《2025 年世界贸易报告》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完美诠释了 MaaS 时代的 AI 包容性发展

路径。 新加坡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没有试图从零开始、 耗费数十亿美元去训练一个全新的基础模型

来对抗 GPT-4, 相反它采取了一种新的全球价值链策略, 进口了 Meta 的 Llama
 

2 这一高性能的开放

权重模型, 并且利用本地的法律判例和法规数据对 Llama
 

2 进行训练和精调, 最终推出了高度适应

新加坡法律环境的 GPT-Legal 服务。 这种基础模型全球化、 应用场景本地化的 MaaS 模式, 是 AI 时

代服务贸易创新的核心, 它允许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绕过高昂的基础设施和研发门槛, 直接进入

价值链的应用层和创新层。

(二)AI 冲击了旧的贸易规则, 加剧了贸易规则的冲突

MaaS 等新业态的出现, 使现行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陷入了分类困境、 主体困境和流动性困境,
各国监管的碎片化正在构筑新的规则障碍。

首先, GATS 面临分类困境。 AI 服务到底是什么? 这是 MaaS 面临的首要规则难题。 当一个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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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通过 API 提供法律建议时, 它在 GATS 的分类下, 是一种计算机及相关服务, 还是一种法律服

务? 这个分类问题至关重要, 如果 AI 被归类为专业服务, 那么各国现有的市场准入壁垒, 比如禁

止外国律师提供本地法律咨询服务将使 AI 服务贸易寸步难行。
其次, TRIPS 面临主体困境。 谁是 AI 生成内容的作者? 这是 GenAI 的根本性知识产权危机。

TRIPS 协定的基础是《伯尔尼公约》, 该公约的核心是保护作者的权利, 而作者在传统法理上被默认

为是人。 当 AI 独立生成一幅画作, 或者独立设计了一种新的蛋白质结构, 谁是作者? 谁拥有版权

或专利? 如果 AI 生成物不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 那么 GenAI 服务的整个商业模式将失去 TRIPS 的

保护, 这会显著抑制 AI 服务贸易的发展。 美国、 欧盟、 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司法判例和立法导向

截然不同, 形成了严重的知识产权规则碎片化。 关于 AI 训练数据是否侵犯版权, 以及 AI 生成内容

是否应受保护, 构成了当前悬而未决的法律挑战。
再次, 数据治理面临流动性困境。 这是 AI 贸易面临的最核心、 最紧迫的障碍。 AI 的基础材料

是数据, 尤其是海量的、 多样化的训练数据。 MaaS 的有效性建立在全球数据自由流动之上。 然而,
出于对数据隐私、 国家安全的合理担忧, 各国纷纷制定了数据本地化的法律法规, 这种数据主权诉

求与 AI 的数据驱动属性产生了根本冲突。 数据本地化限制了 AI 模型接触多样化的全球数据集, 这

会显著降低 AI 的准确性、 稳健性, 并加剧其算法偏见, 尤其是碎片化的数据规则最终可能导致 AI
发展的数字鸿沟被拉大, 但是完全放任的数据自由流动也并不符合现实安全的需求。 如何协调各国

制定有序一致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 成为当前数据治理的根本性难题和挑战之一。
最后, AI 高风险应用面临技术性贸易壁垒困境。 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正在对 AI 实施基于风险的

监管, 用于教育、 医疗、 金融和法律的 AI 系统, 很可能被归类为高风险。 这将触发一系列严格的

合规义务, 如人类监督、 透明度、 数据质量和安全稳健性。 这些义务虽然是保护人权的必要举措,
但客观上构成了新型的、 复杂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 一个来自非欧盟国家的 AI 教育服务商,
必须证明其算法和数据治理符合欧盟《AI 法案》的严苛标准, 才能向欧盟市场提供服务。 这种 TBT
壁垒的协调, 已成为 AI 服务贸易的核心治理议题。

(三)AI 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开放、 信任与包容的治理路径

AI 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是一场正在展开的、 深刻的范式革命。 AI 始于对物理贸易的效率优化,
通过预测与自动化, 降低了传统摩擦成本; 兴起于对认知服务的“无摩擦”交付, 通过“服务价值链

的分解”, 将高价值的专业知识转变为可全球流动的数字产品; 最终将构建一个以“模型即服务”为

核心、 以“基础模型全球化, 应用场景本地化”为特征的全新数字贸易新业态。 这场技术革命的终

点, 取决于我们今天对 AI 科技革命的治理变革。 一个碎片化的、 各自为政的 AI 治理格局, 将不可

避免地导致“贸易孤岛”和全球数字鸿沟的扩大, 相反, 如果各国能超越 AI 民族主义, 通过联合国

和 WTO 等多边国际平台, 在“开放”“信任”“包容”三个维度上协同努力, 就有可能构建一个普惠共

赢, AI 高效赋能全球贸易的未来。 AI 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已不在于技术本身, 而在于我们是否有足

够的智慧、 远见和意愿去开展合作。

六、 以 AI 赋能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选择

面对 AI 对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贸易规则体系的系统性重塑, 中国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不能仅仅把 AI 视为某一产业部门的技术升级工具, 而应将其纳入贸易强国建设、 数字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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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之中。

(一)将 AI 纳入贸易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

应从国家层面强化 AI 与贸易战略的统筹衔接, 将 AI 赋能纳入“十五五”时期对外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重点任务之中, 形成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 商务、 海关、 工信、 网信、 市场监管、 金融监管等

部门应围绕数据流动、 智能通关、 跨境服务、 平台治理、 技术标准和企业合规形成联动政策框架。
更进一步地看, 我国应建立面向外贸企业的 AI 应用推进体系, 把 AI 在供应链优化、 通关监管、 市

场匹配、 跨境营销、 智能客服、 贸易融资和风险预警中的应用从个别试点上升为制度化推广工程。
换言之, 要把 AI 从可选工具转变为提升外贸竞争力的基础能力, 推动中国外贸由成本竞争、 速度

竞争逐步转向质量竞争、 效率竞争和规则竞争。

(二)以 AI 推动货物贸易提质增效, 夯实制造业和供应链竞争新优势

货物贸易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盘。 AI 赋能货物贸易, 重点不在于简单替代劳动力, 而在

于通过预测、 识别、 匹配和自动化能力降低贸易摩擦成本, 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 柔性和响应速

度。 一是推动 AI 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稳定性、 技术复杂度和交付能力。
鼓励制造业企业在设计、 生产、 排产、 质检、 库存和售后环节引入 AI 系统, 推动“智能+制造”从龙

头企业向“专精特新”企业和外向型中小企业延伸, 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 二是建设智

能物流和智能港口体系。 支持港口、 航运、 仓储和跨境运输企业应用 AI 进行航线优化、 仓储调度、
需求预测和设备预测性维护, 降低物流成本和延误风险, 增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波动中的韧性。 三

是推进智能海关和智慧口岸建设。 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海关智能审单、 HS 编码辅助识别、
异常申报预警、 原产地规则自动匹配等系统, 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和监管精准度, 降低企业制度性

交易成本。 四是利用 AI 提升出口市场开拓能力。 支持企业运用 AI 开展海外市场画像、 需求识别、
用户细分、 多语种内容生成和精准营销, 推动企业出口由“接单式”向“数据驱动型”转变。

(三)把握 AI 推动服务贸易扩张的窗口期, 加快培育可数字交付服务出口新优势

AI 真正可能带来范式变化的领域, 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认知密集型服务贸易。 要实现外贸

高质量发展, 不能只盯住货物出口, 更应把握 AI 提升服务可贸易性的历史机遇, 推动服务贸易尤

其是可数字交付服务加快发展。 一是重点培育 AI 赋能的软件信息服务、 数字内容服务、 金融科技

服务、 智能设计、 智能咨询、 在线教育、 远程医疗辅助、 跨境法务与合规支持等新型服务出口。 对

于这些领域, 要从市场准入、 跨境支付、 数据合规、 专业资质衔接和平台支撑等方面出台配套政

策。 二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AI 正在加速推动制造与服务融合, 越来越多出口

企业不再只是卖产品, 而是同步输出算法、 运维、 远程诊断、 数字孪生、 工业软件和解决方案。 应

鼓励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汽车、 新能源和医疗器械等优势产业发展“产品+软件+服务”一体化出

口模式, 延长价值链、 提升利润率。 三是加快发展“模型即服务” “软件即服务” “平台即服务”等新

型跨境数字服务业态。 应支持国内大模型企业、 云服务企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 跨境电商平台和行

业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 API、 订阅制和嵌入式服务方式拓展海外市场, 逐步培育我国在全球 AI 服务

贸易中的平台型企业和生态型企业。

(四)以 AI 增强中小企业和跨境电商主体能力, 提升外贸增长的包容性

AI 对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不仅在于提升总量和效率, 也在于能够扩大高质量外贸主体

的覆盖面。 我国外贸企业数量众多, 但大量中小企业长期受制于语言能力不足、 海外客户获取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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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合规成本高、 融资难和数字能力弱等约束。 AI 恰恰能够在这些环节提供低成本能力补充。 因

此, 应把中小企业和跨境电商企业作为 AI 赋能外贸的重点对象。 政府可通过公共服务平台、 行业

协会, 向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甚至普惠型的 AI 翻译、 AI 客服、 AI 报关辅助、 AI 合规检索、 AI 选

品、 AI 广告投放和 AI 风控工具, 降低其出海门槛。 对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产业带平台, 也应鼓

励其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共享型智能服务平台, 提升中小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与此同

时, 应加快完善面向中小外贸企业的智能贸易融资体系。 支持金融机构利用合法合规的数据和 AI
风控模型, 对中小企业的订单、 物流、 平台经营记录和结算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缓解抵押不足、 信

用历史不完整所造成的融资约束。

(五)推进制度型开放, 积极参与 AI 相关国际经贸规则塑造

AI 越深入地进入贸易领域, 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 未来国际竞争不仅是技术竞争和产业竞

争, 也是一场围绕数据流动、 数字身份、 算法透明、 源代码保护、 知识产权、 平台竞争和高风险 AI
监管的规则竞争。 必须在扩大开放中增强规则塑造能力。 一方面, 要继续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

边贸易体制, 积极参与电子商务、 数字贸易、 服务贸易便利化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议题下的规则讨

论, 推动形成兼顾发展、 安全和包容的 AI 相关经贸规则。 另一方面, 要以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对

接高标准国际规则。 结合申请加入 CPTPP、 DEPA 及深化 RCEP 合作的进程, 围绕跨境数据流动、
电子认证、 电子合同、 数字身份、 源代码保护、 消费者权益、 平台责任和 AI 伦理标准等议题, 逐

步完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之间的衔接机制。 应结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 完整产业体系、 丰富应用

场景和数字治理实践, 在“发展导向的数据治理” “包容性的 AI 应用合作” “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能

力建设”“贸易便利化中的智能监管”等领域提出更具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
AI 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 但它带来的并非单纯的技术红利, 而

是一场围绕生产方式、 服务形态、 竞争优势和国际规则的系统性重构。 我国未来的政策重点, 不应

停留在推动企业使用 AI, 而应转向构建一个能够支撑 AI 重塑贸易的制度和产业生态。 只有把技术

扩散、 产业升级、 服务出口、 制度型开放和治理创新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把 AI 转化为从贸易

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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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ness.
 

Second,
 

generative
 

AI
 

significantly
 

en-
hances

 

the
 

cross-border
 

deliverability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such
 

as
 

legal,
 

financial,
 

medical,
 

and
 

edu-
cational

 

services,
 

through
 

knowledge
 

codification,
 

task
 

decomposition,
 

and
 

quality
 

verifiability,
 

thus
 

driv-
ing

 

a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in
 

trade
 

in
 

services.
 

Third,
 

the
 

development
 

of
 

AI
 

is
 

not
 

merely
 

a
 

one-
way

 

exogenous
 

technological
 

shock;
 

rather,
 

it
 

relies
 

heavily
 

on
 

the
 

cross-border
 

flows
 

of
 

data,
 

hardware,
 

cloud
 

services,
 

knowledge,
 

and
 

talent.
 

Trade
 

openness,
 

therefor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diffusion
 

and
 

upgrading
 

of
 

AI.
 

Finally,
 

new
 

issues
 

such
 

as
 

model-as-a-service,
 

cross-
border

 

data
 

flows,
 

algorithmic
 

compli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rship,
 

and
 

the
 

regulation
 

of
 

high-risk
 

AI
 

are
 

challenging
 

the
 

existing
 

frameworks,
 

including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and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
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and
 

accelerating
 

the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China
 

should
 

incorporate
 

AI
 

into
 

its
 

overall
 

strategy
 

of
 

becoming
 

a
 

trader
 

of
 

quality
 

and
 

advancing
 

high-lev-
el

 

opening
 

up.
 

By
 

promoting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mart
 

ports,
 

exports
 

of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
ices,

 

the
 

cultivation
 

of
 

platform-based
 

service
 

models,
 

and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China
 

can
 

shift
 

its
 

foreign
 

trade
 

from
 

being
 

driven
 

by
 

cost
 

advantages
 

to
 

being
 

driven
 

by
 

efficiency,
 

inno-
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trengths,
 

thereby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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